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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聚焦窑美籍华人科学家吴瑞

如今，刘劲松已成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病
理学系副教授、临床病理学家。

□本报记者王丹红

2008 年 2月 11日，星期一，中国农历正月初
五。这天上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施一公像
平常一样查收电子邮件，一封来自康奈尔大学生物
化学系的信让他震惊不已：吴瑞先生于 2月 10日在
纽约州伊萨卡县因心脏病不幸逝世。
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的长江讲座教授、清华大学

生命科学及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终身讲座教授。在震惊与悲伤之际，他想到了自己作
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的责任和义务：在第一时
间将这个消息告知协会的全体成员和相关人士。他
立即给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 13位理事发了紧急邮
件，要求召开一个理事会扩大会议，并请康奈尔大学
生物化学系的两位华人教授刘军和柯爱龙，以及吴
瑞先生的前博士生、现任俄克拉荷马大学健康科学
中心的孙晓红教授，作为特别邀请人员出席。

留下一笔丰富的科学遗产

2月 11 日下午4∶30 到5∶30，施一公主持召
开了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的紧急电话会
议，会议决定做 6件事：
第一，立即请刘军和柯爱龙以华人生物学家协会

的名义，慰问吴瑞先生的夫人和子女，并敬送花篮；第
二，请吴宏负责与北京大学的顾孝诚教授联系，将这
一消息告诉国内相关机构和媒体；第三，施一公负责
与《细胞》、《自然》和《科学》杂志联系，商讨有关刊登
吴瑞先生的生平和中国教授撰写的纪念文章等事
宜；第四，与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系吴瑞治丧委员会
取得联系；第五，施一公在当晚代表华人生物学家协
会起草吴瑞先生逝世的讣告，并在第二天发给协会
全体会员和相关人士；第六，协会原计划于今年 10月
在康奈尔大学为吴瑞先生举办一个庆祝80周岁生日
的学术研讨会，现决定将庆祝会改为纪念会，和康奈尔
大学共同举办。
2月12日中午，施一公将吴瑞先生逝世的讣告通

过电子邮件发给了600多位同事。他在讣告中说：吴瑞
博士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科学遗产：在其众多的科学成
就中，作为 DNA测序的先锋，他在1970年发明了第
一个 DNA测序方法；1971 年，他利用这种方法测出第
一个 DNA序列；他的方法经英国科学家桑格的发展
和改进后，成为世界上通用的大规模测序 DNA的手
段⋯⋯当吴瑞先生在 1980年首次回到阔别多年的祖
国后，他意识到食品短缺将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
严重问题，他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到了转基因水稻的研
究⋯⋯在生命的最后 27年，他为促进中国生命科学的
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创办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
项目（CUSBEA），为中国培养了整整一代生物学研究
人才⋯⋯
发信后 24小时内，施一公收到了大量的回复，大

家都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回信
中表示，吴瑞先生的逝世是世界生命科学界，尤其是中
国科学界的重大损失，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
长和吴瑞先生的朋友的身份，向吴瑞家人表示了深切
的慰问。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在回信中说，吴瑞先
生的逝世是生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他认为华人生物
学家协会以学术研讨会的形式纪念吴瑞非常有意义。

倾心致力于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

施一公认为，吴瑞先生的一生对世界生命科学

和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影响深远。尤
其值得一提的，一是发明了 DNA 测序方法并测出
第一个DNA序列；二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创办的
CUSBEA 项目非常成功，在 425名 CUSBEA 学生
中，有一大批成为其所在领域的佼佼者和科研的领
军人物。CUSBEA 项目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
生赴美留学的步伐，加快了中国教育和科研的发展。
“吴瑞先生还有许多令人非常敬佩的事情，第
一，他虽然长期定居美国，但始终以中国人自居、自
豪，对中国可能面临的科技及社会问题表示高度关
切。这一点我觉得很了不起，他高雅的人格令人敬
仰、敬佩。”施一公说，“第二，对国内科技的发展规
划、科技政策的制定，吴瑞先生不仅有求必应，而且
主动过问、参与、出谋划策⋯⋯我觉得这对中国科学
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包括北京生命科
学研究所的成立，吴瑞先生也尽了他的努力，我觉得
这一点很难得。”
1990年，作为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

外籍顾问，吴瑞通过一些国内科学家了解到，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虽然评审公正，但资助强度偏小，
难以用之干成大事。于是，他起草了一封信给时任国
家主席江泽民，并请到另外 9位海外著名科学家(其
中有4 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讨论并签名，信中陈
述了国家对自然科学经费投入的重要性，呼吁增加
国家基金的支持强度。
为表彰吴瑞在生物化学和植物生物技术领域的

杰出成就，以及他在中美学生交流项目中的领导作
用，1997年，新加坡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邓兆生
博士提议设立吴瑞基金会，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在美
华人学者的积极响应。1998年 2月，“吴瑞协会”在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该协会在华人生物
学家中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为此，“吴瑞协会”2004
年更名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成为代表北美及其
他地区3000多名华人生物学精英的专业组织。
施一公感慨道：“直到去世前几天，吴先生都还

在忙着中国人的事。这也是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目
的和宗旨，即为华人生物学家提供交流与合作的平
台，搭建海外与中国生命科学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促
进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如果我有机会能对吴先生
再讲一句话，我会告诉他：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会继续
他未竟的事业！”

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吴瑞

吴瑞 1928 年 8月出生于北京，1949 年随家人
到美国；而 1967年出生的施一公早就知道吴瑞，但
两人认识则是很晚的事。“我们的第一次联系大约是
在2001 年，那时我刚获得教授职务，吴先生也正在
收集关于年轻一代中国生命科学家在美国作出贡献
的资料。他打来电话问了一些有关我做的研究的问
题。”施一公说，“我意识到我可能会出现在吴瑞先生
的文章里，感到很幸运。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之后
比较多的是通过电子邮件联络。真正与他接触比较
多的一次，是 2005年底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巨石城召
开的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上。”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讨论了学术界里的“玻璃

天花板”问题，吴瑞先生突然很激动地站起来说：
“你们知不知道美国有一个名为‘80/20 促进会’
的亚裔政治组织？它的宗旨是为亚裔美国人服
务，希望在选举时将 80%的亚裔选票投给一个支
持亚裔、为亚裔谋福利的候选人，包括美国总统
的选择。”施一公回忆道，“吴瑞先生鼓励我们支持
并参与 80/20 促进会。”

“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佩服吴先生。因为当时
讨论的主要是学术界内的问题，而他立即敏锐地意
识到：中国人在美国学术界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有其
政治背景和原因，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多
关心和参与政治、社会事务。我想，许多中国人在听
到‘80/20促进会’后并不是很感兴趣，认为不关自
己的事情；其次是觉得即使自己参与了，也起不了
多大作用———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一种共同心态。而
吴先生能这样鼓励大家，我很敬佩，他不仅在学术
上、教育上，而且在社会问题上的观点都令人敬佩。
他为在美国的中国人、亚裔美国人和所有的中国人
尽了很大的努力。”
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 2007年 7月，参加在

北京大学举办的CUSBEA庆祝会，以及清华大学
召开的第五届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暨 2007年生
命科学前沿学术研讨会。吴瑞抵达北京后，施一公
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
所神经科学家鲁白，邀请他在清华大学共进晚餐。
“和吴瑞吃饭是一种愉快的享受，甚至有‘心有灵犀
一点通’的感觉。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中国人在美国
的地位、对中国年轻科学家的期待、对国内科技政
策的看法、中国科技的现状等等，我自己的很多理
念都与吴瑞先生不谋而合，这种感觉非常好，我深
受他的鼓舞。”
世事如此多变，半年多后，施一公成为吴瑞治

丧委员会的成员，他说：“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尽力将事情做好，吴瑞先生的精神要传承下去，要
让年轻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些事，因为许多
包括到美国的中国年轻人并不清楚吴瑞先生其人其
事，我们要把他的精神介绍给大家，希望今后有更多
的人能像吴瑞先生那样出现在世界科技、政治和社
会舞台上，为中国人的事情奔走、努力。”

新闻链接

□本报记者何姣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顾孝诚说，吴瑞
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是一次得来的，我是从一件
件大事小情中逐渐了解吴瑞的，就好像一个拼图，
很多碎片拼在一起，就得到了一个栩栩如生、呼之
欲出的吴瑞。

从一面之缘到 28年的友谊

“如果不是张龙翔校长来找我，我和吴瑞也就
是一面之缘。”顾孝诚对记者说。
顾孝诚与吴瑞的缘分始于 28 年前。1980

年，受北京大学当时的化学系主任孙亦梁教授
的邀请，在中国刚刚打开大门后不久，吴瑞带着
全家踏上了寻根之旅。受邀作陪的顾孝诚在北
大未名湖畔的临湖轩第一次见到了吴瑞。顾孝
诚清楚地记得，在那次会见中，孙亦梁对吴瑞
说：“你父亲吴宪是中国生物化学的开山鼻祖，
老一辈生物化学家都是你父亲培养的，你是不
是也应该在这方面继承父亲的遗愿，为中国的
人才培养做点事情？”
孙亦梁之所以对吴瑞的家学渊源如此了

解，是因为他的夫人张迺蘅是当时北京医科大
学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而张迺蘅的老师张昌
颖教授当年就曾经是吴宪的学生。
顾孝诚回忆说：“后来有一天，我在博雅塔

下面遇到张龙翔，他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说，‘我
受黄新白副部长委托，负责国家公
派留美研究生工作，你愿不愿意帮
我做？’”张龙翔时任北大校长，他所
说的这个工作就是吴瑞发起的中美
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也就是
CUSBEA。 顾孝诚就这样参加了
CUSBEA 项目在中国的工作。她协
助吴瑞、张龙翔在1981 年到1989 年
的 9 年间，选送了 420 余名顶尖中
国学生赴美，在 80 多所著名高校学
习生物化学或分子生物学。现在，其
中的很多人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生
物学家：王小凡、袁钧瑛、韩珉、施
扬、吴虹、马骏、傅向东、傅新元、王
晓东、金亦石、骆利群、吴虹、孙晓
红、赵国屏⋯⋯
因为 CUSBEA 的缘故，顾孝诚

走进了吴瑞的生活，相似的年纪、相
似的教育背景、造福中国的共同志
愿让顾孝诚与吴瑞结下了终生的友
谊，这种友谊历经 28 年的风风雨
雨，直到 2008年 2月10日吴瑞因病去世。

祝贺抑或纪念

历史的巧合、命运的捉弄往往超出人们的想
象。
“您是怎样知道这个噩耗的？”按照惯例，记者
的采访是这样开始的。出乎记者意料，没有眼泪、
没有叹气，顾孝诚笑着向我讲述了她所认识的吴
瑞。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不时被笑声打断。
“吴瑞肯定不希望我们哭哭啼啼地纪念他。他
不是那样的人。吴瑞虽然人不在了，可是他的精神
还在。”顾孝诚说。
在北大，吴瑞精神的化身之一便是一年一度

的植物发育与分子生物学前沿学术讨论会。
按照惯例，在讨论会开始之前要举办一个面

向青年学者的讲习班。这个讲习班最早是 1998 年
由邓兴旺提议的，因为今年正好赶上吴瑞 80 大
寿，讲习班和学术讨论会筹委会就计划利用这次
活动为吴瑞贺寿。顾孝诚说：“我们想请他参加会
议，我就把邀请信寄给他，结果 1 月 25号早上收
到他秘书的回信，说吴瑞因心脏手术住院，2月 11
日又说刚刚去世了。”
“从他们发给我的 Email 看，吴瑞住院后发现
5 条动脉堵塞，马上做了五重动脉搭桥术。手术很
成功，吴瑞恢复良好，并在 1 月31日出院，到一个
康复中心休养。后来到春节前后，吴瑞忽然又感觉
心律不齐，呼吸困难，重新入院治疗。医院诊治后
说吴瑞恢复了正常。2月 10号下午，吴太太和他女
儿觉得他状态还可以，就回家休息一下，没想到很
快接到医院通知，她们赶到医院的时候吴瑞已经
去世了。”
“可是这个会我们还要照样开，以前是为了给
他祝寿，现在是为了纪念他。我觉得不论是为了给
他祝寿还是纪念他都很有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吴瑞在学术上有

两大贡献。他是第一个成功建立了DNA 核苷酸测
序分析方法的人。他的方法为 3位诺贝尔奖获得
者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就是水稻的转基
因研究。吴瑞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水稻是中国食
品供应的重要内容，因此他致力于水稻质量的改
进，比如抗盐、抗旱、抗虫、耐寒等抗逆性研究。
其次，从 1993年到 1998年，顾孝诚等人连续

组织过六届“海外及归国中国生物学者暨生物技
术学术讨论会”，除了一次没来，吴瑞每次都参加，
并带头捐款支持讨论会。而 1998年开始的植物学
研讨班和植物发育与分子生物学前沿研讨会吴瑞

虽然没有到会，但也捐钱设立了讲席名额，用于邀
请海外著名科学家来华参会。
据悉，为了纪念吴瑞，华人生物学家们正在积
极筹划一系列活动，包括召开研讨会、出版纪念文
集和设立一个基金会。“大家都同意，设立基金会
是纪念吴瑞的最好方式。”

“与其等我死了再捐，不如趁我活着的
时候捐”

历史在延续，薪火在传承。
正像孙亦梁说的那样，吴瑞的父亲吴宪是中
国第一代生物化学家。吴宪 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
留学生，1919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生物化
学博士学位，1920年至 1941年任北京协和医科大
学生物化学系教授和主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
院长饶毅在《中国科学：显著的发展和严峻的挑
战》一文中评价：“奠定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协和医学院生理系的林可胜和生
化系的吴宪，他们不仅自己有出色的研究，而且培
养和带领了其他研究者。”
吴瑞的母亲严彩韵 1923年 5 月获得美国哥
伦亚大学理学院化学硕士学位，同年 9 月在北京
协和医学院任助教，是国内最早从事现代生物学
及营养研究的女性。
吴宪去世多年后，吴瑞为了照顾患有心脏病
的母亲，将母亲接到了身边。严彩韵说：“看来我也
活不长了，你父亲还给我留了一笔遗产，我们把这
笔钱捐出来，设立一个基金会，把你的名字也加进

来。就叫吴宪吴瑞基金会。”笃信孝道的吴瑞当然
遵命，但是他不愿意沾父亲的光，于是把自己的积
蓄也捐了出来。顾孝诚说：“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
版本说他们把钱捐给了协和医院，用于培养人才。
另一种说法是他们把钱捐给康奈尔大学了。当然，
有可能是同一个基金会捐了两份钱。要知道，很少
有人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把钱捐出来并且真正
地花出去。吴瑞非常了不起。”
顾孝诚笑着说：“吴瑞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
候，面带得意，他一向是非常低调的人，不愿意向
别人宣传自己，但是他专门跟我提起这件事，说明
这对他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我说：‘我也觉得你
很了不起，太勇敢了。’他说：‘反正我已经下定决
心，不论是我自己的钱，还是我父亲的钱，都是一
定要捐的。与其等我死了再捐，不如趁我活着的时
候捐。活着的时候捐赠，我可以亲眼看到这些受益
者是值得培养的人材。’”
吴瑞的捐款当时在康奈尔大学引起了很大的
轰动，因为在康奈尔大学100 多年的校史上，从没
有收到过在职在岗还在工作的本校教授的捐款，
大部分捐赠者都是校外的，或者毕业的校友致富
后回馈给学校，还有教授死后亲人向学校捐赠遗
产的。康奈尔校方说，吴瑞的行为是空前的，这是
祖籍中国的学者的特殊风度。
康奈尔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苏珊·亨利（Susan
Henry）曾经访问过北京大学。这位院长对顾孝诚
说：“吴瑞在康奈尔德高望重。我此次出行前，校长
对我说，你要是有什么关于中国的问题，就去请教
吴瑞。凡是吴瑞告诉你的信息和建议，都是高级
的。”

无欲则刚有爱则明

吴瑞对名利看若浮云、身外之物，从不眷恋。
他就像一颗温润的种子，把自己牢牢地种在大地
上。他创建的 CUSBEA 项目如今已如一棵参天大
树，硕果累累，这些果子落到地上，长出更多的栋
梁之材。
顾孝诚说：“我觉得吴瑞是一个襟怀非常宽广
的人，从来不居功自傲、不沽名钓誉。不论是当年
成立吴瑞协会，还是开各种各样的会，我们都说，
我们愿意使用他的名字，因为这是对他的尊敬，但
是我们不愿意过度宣传他。CUSBEA 项目的作用
在于打开了一扇门，但是在中国这么多年出国留
学的洪流中，通过 CUSBEA项目出去的毕竟是极
少数。所以我们不愿意画地为牢，把学术活动局限
于CUSBEA 学者。有些中国人喜欢占山头，我们
不喜欢。”

1993年，吴瑞、罗明（首届 CUSBEA 学子）和
顾孝诚等人召集了首届海外及归国中国生物学者
暨生物技术学术讨论会，此次讨论会的意义远远
超出了学术范畴。顾孝诚说：“1989 年之后，中国政
府与海外学者之间有一种隔阂，互不信任，1993年
的这次‘破冰之旅’使这种隔阂渐渐地冰消云散，
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
后来这个会议连续举办了6 年，发展出多种

功能，比如中国科学院、农业部、教育部、科技部、
卫生部、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各部委领导都专门到
会讲政策、介绍国情、招聘海外人才、宣传政策法
规、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对留学生而言，则是一
扇了解国内政策和动向的窗口。再后来，通过这个
会议达成的国内外研究合作也越来越多。此外，这
个会议的很多成员后来成为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智
囊团，很多人还做了基金委的项目评委。
顾孝诚说：“吴瑞做了许多不平凡的事儿，却

给你感觉是个平凡的人。他用平凡的心态对待一
切事情。有些老辈的华人，甚至更年轻的华人，在
美国成功以后，对中国人的态度就和他不同，我是
见过的。可是吴瑞对中国人之友好到了一种非常
细致的程度，你可能承受了都不知道。”
顾孝诚讲了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事情。早年

间，中国出国的人很少，出国的人也很穷。那时候
凡是大陆人到了康奈尔大学，不管认识不认识，熟
悉不熟悉，吴瑞都亲自接机送机，还请他们免费吃
住在自己家里，因为吴瑞知道，大陆去的人经济上
紧张，语言交流困难，又人生地不熟。受过吴瑞恩
惠的人非常多，“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到

感激他”。
顾孝诚还回忆说，吴瑞曾经组织
过母语为英语的美国人和英语流利
的华人学者帮助大陆学者修改论文，
提供投稿意见等。凡此“小事”，不胜
枚举。
CUSBEA 学者在吴瑞的影响下，
非常低调、不张扬。吴瑞、顾孝诚在组
织会议的时候，努力避免突出 CUS-
BEA，但其实CUSBEA 学者一直在其
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一批活跃的
中坚分子，团结了一大批华人生物学
家，一起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事情。

生得其愿 死得其所

说到吴瑞频繁在家中招待中国
客人，顾孝诚忍不住夸赞起吴瑞的
夫 人 陈 智 龙 （ChristinaCh a n）：
“Christina 是天底下最善良最可爱的
人，几乎可以说不像是生活在这个

世界上的人。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家里里里
外外一把手。吴瑞一年不知道要往家里带多少
客人，都是她一日三餐伺候着，从无怨言。她比
吴瑞更不爱张扬，从不出头。我们请吴瑞来开会
的时候多次请他也带上太太，吴瑞总是说：
‘Christina 不喜欢旅行。’多么高雅的借口。”
吴瑞的岳父是国民党政府派驻欧洲的大使，

二战爆发后，他先将妻子儿女送到美国，自己脱
身前往美国的途中就在海上消失了。吴瑞的岳
母一个人带着孩子们在美国奋斗，所以吴瑞也
非常敬重他的岳母，安排岳母住在离家不远的
一处住所，方便他们夫妇照顾。吴瑞曾经骄傲地
对顾孝诚说：“我的孩子们多么幸福，他们身边
有两个祖母！”
吴瑞夫妇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吴树娴（Alice

Shu-hsienWu）专攻语言，硕士毕业后在康奈尔
大学任教，儿子吴树本（AlbertShu-penWu）康奈
尔医学院博士毕业，现在瑞士日内瓦行医。顾孝诚
每年都会收到Alice全家亲手制作的贺年卡，顾孝
诚说：“从贺卡上看，吴瑞在孩子们眼中就是一个
老伙计、好伙伴。”
的确，不熟悉吴瑞的人很容易想当然地以为

吴瑞就是一个好老头儿。在他灿烂的笑容中，人们
看到的是孩童般的真诚、坦率和谦虚。但是，用顾
孝诚的话说：“你以为他傻吗？不，他一点也不傻，
他对人情世故、各种手段诡计知道的绝对不比任
何一个人少，我曾经亲眼见他面授机宜给年轻人。
但是他有他的做人原则。他什么都懂，但是他从不
耍手腕、不走邪门，老百姓不是有句话，‘修行到那
个份儿上了’。”
吴瑞的另外一个美德是他对所有的人都一视

同仁。不论老幼尊卑，在他面前总是感到那么舒
服，如沐春风。顾孝诚说：“我经常见他与中国的部
长和普通老百姓交谈，他也始终是那个态度，不卑
不亢，谦和平易。”
吴瑞有一句名言。他一个很喜欢的学生吴虹

也是CUSBEA 学者，吴虹曾经问他：“现在美国教
授没有强制退休制度了，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吴瑞说：“什么叫退休？退休就是你天天来办公室
工作，然后哪天不行了死在你的办公室就是退休
了。”
吴瑞实现了他的梦想，勤奋工作，克己爱人，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顾孝诚说：“其实我想，他是死得其所。从入院

到去世，不过短短的半个月，没受太多罪，这也是
他的功德所至吧。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悲伤，因为在
我的心目中，他还照样活着。”

如果真信世界上流行的几大宗教，可不必多想
生死的意义，也减少了留在尘世的人为去世者悲哀的
理由。对于实质上的无神论者来说，长生乃正常的愿
望。如果没有多活一点时间的愿望，进化上比较容易
被淘汰。近年来，生物学家已经可以使动物寿命大大
延长。其中最奇妙的方法是改变基因，最简单的策略
是限制食物摄入。
人要得到身体长生不容易。早有贤者认为人可

以通过子女、影响后人、做有益的事业来延续自己的
生命。不过，在物欲盛行的今天，追求精神的长生，可
能不太合潮流。
2008年2月10日去世的吴瑞先生，就是一位躯

体离开而精神仍留在人间的“长生”科学家。
今年8月，本是吴瑞先生80岁寿辰，许多学生筹

备在美国和北京举行学术活动以示庆祝。可惜他不能
出席这些活动了。令人欣慰的是，吴瑞先生留给世间
一些重要的精神遗产，其中包括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和
在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们。
吴瑞在分子生物学和植物生物学等领域有重要

贡献。他在上世纪 60和70年代对基因工程技术发明
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 DNA 序列测定方法上，有多
篇论文，常常和英国科学家 Fred Sanger 交替进展。
1971年，吴瑞将引物延伸（primerextension）用于
DNA 测序，成为 Sanger 测序法之重要一步。引物延
伸也用于其他两项诺贝尔奖的工作中：KaryMullis的
PCR，和MichaelSmith 的定点突变。
吴瑞发明的联接子（linker）和衔接子（adaptor）迄

今仍然是克隆DNA的常用工具，因此他对上世纪70
年代重组DNA技术的建立起了很多作用，而正是重
组DNA技术导致了生物技术产业的建立。他主编的
《重组 DNA》曾风靡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界。
DNA 测序方法，Sanger 的贡献最大———他发明

了测序方法的几个关键步骤，获诺贝尔奖当之无愧。

Sanger曾撰文表示，吴瑞 1968年第一个测定DNA
顺序。不过当年的方法不能普遍应用、也不能测长序
列DNA。1971 年吴瑞的引物延伸，是测序的一个关
键步骤，给奖是可以的。Sanger 在 1980年诺贝尔奖获
奖演说中没有提及吴瑞的工作，但是他在1988年的
《生物化学年评》长篇自传、在 2001年的《自然—医
学》短文中，都肯定了吴瑞的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后，吴瑞在水稻转基因技术上有

先导性贡献。他和他的实验室通过转入不同的基因，
增强水稻对害虫、干旱、盐等的抵抗能力。其原理也适
用于其他农作物。
得奖可以留在人们的口中，对于留传于世的发

明和发现，即使很多人不明确知道发明者，发明仍活
在人们的脑中。
吴瑞先生的“长生”还体现在他的学生身上。他直

接教育过一些学生，而在中国特殊时期对中国学生的
帮助，影响了更多人的生活和事业。他于1981年发起
的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项目（CUS-
BEA），从 1982年到1989年间直接输送400多名中

国学生到美国读研究生，成为一代华裔生物学家的主
流。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多数老师）都不知道
怎么留美。吴瑞和北京大学的张龙翔、顾孝诚等为中
国一大批学生铺石开路。
经CUSBEA 逐年出国的有许多成为生物学家：

王小凡、袁钧瑛、韩珉、施扬、吴虹、马骏、傅向东、傅新
元、王晓东、金亦石、骆利群⋯⋯一份长长的名单，他
们活跃在世界科学界。回国的 CUSBEA学生（如上海
的赵国屏）和吴瑞培养的其他人（如上海细胞所的郭
礼和），成为中国生物学界的重要力量。CUSBEA 学
生也有进入生物制药界，或做医生、律师、企业家、投
资商。400多人，绚丽多彩。
早期生物学科留学美国的主要是CUSBEA 学

生，以至有些人误以为许田、李恩和我也是 CUSBEA
学生，但包括我在内的非CUSBEA学生确实受到了
吴瑞先生直接和间接影响。CUSBEA学生在美国学
校的表现，使它们较快打开了接受大陆学生的大门，
使其他学生更容易留学。CUSBEA 学生普遍注重学
业，有助于改变早期学生中打工和维持生活的心态。
愈来愈多的华裔学生在美国生物医学界成为教授、实
验室负责人，与CUSBEA 形成的学术中坚有关。吴瑞
先生热心帮助中国发展科学和技术，也成为后辈的典
范。许田、韩珉、庄园建立复旦大学发育遗传研究所，
王晓东、邓兴旺建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鲁白、管坤
良、吴虹组织海外学者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评
审；海外生物界形成相当多的人长期为中国服务的传
统，也可能与吴瑞的典范有关。
初期留学生普遍缺乏美国社会基础，有些人时

时感到孤苦伶仃，CUSBEA 群体则给更多人提供
了社会网络。我除了原来的朋友，也得益于这些朋
友。吴瑞当初可能没想到他给一群学生建立了互助
会。这个群体，后来形成了吴瑞学会及后继的华人
生物学家协会，推动了海内外华人学术交流。吴瑞

几乎参加所有这些组织的会议。起初，都是一些他
儿子辈的学生在一起组织学术交流，这些人都是他
帮助出国的。当这些学生辈的人成为教授后，吴瑞
照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他的风格，推动了一个学术
上平等交流、事业上互助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又影
响后辈。
上世纪 80 年代，吴瑞先生在台湾参与建立中

央研究院分子生物学研究所。2003年建立的北京
生命科学研究所，吴瑞先生在困境中鼎力相助、在
工作中鼓励推动、在发展中建议咨询，为研究所的师
生所爱戴。吴瑞几十次到中国，在北大、中国医科院、
中国农大和其他许多地方留下了足迹。他是教育部长
江学者项目终审委员，参与选拔支持回国人员。他曾
经捐几十万美元给美国康奈尔大学支持学生，也为中
国科学家修改稿件。在近年经常性的联系中，我直接
看到吴瑞先生积极认真地参与推动中国许多事情。吴
瑞先生会“长生”在两岸三地的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
秦始皇以权力得不到的身体之长生不老，贤者

则以对社会的贡献、以人品风范、以有趣的工作⋯⋯
获得精神之长生，也许可以称为“君子爱‘生’，得之有
道”。

Wu,R.,andKaiser,A.D.(1968).Structureandbase
sequenceinthecohesiveendsofbacteriophagelambda
DNA.JMolBiol35:523-527(1968).
Wu,R.,andTaylor,E.(1971).Nucleotidesequence

analysisofDNA.II.Completenucleotidesequenceof
thecohesiveendsofbacter iophagelambdaDNA.J
MolBiol57:491-511.
Sanger,F. (1988).Sequences,sequences,andse-

quences.AnnuRevBiochem57:1-28.
Sanger,F. (2001).TheearlydaysofDNAse-

quences.NatMed7:267-8.

江泽民先生：
科技发展是建立现代化富强国家必经之路。科技能增加生产，增进国民福利。中国应尽快

发展一流的科技，才能在廿一世纪成为富强的国家。科技的发展首在有明智的政策和人才培养
的计划。为此我们向您诚恳地提出下列的建议：
(一)科技政策：中国应建立长期而有稳定性的政策，其中包括人才培育*、科技人员适当的

待遇和奖励、足够的研究经费(一部分可用为奖金，提高科技人员的薪水)，及留学或出国进修的
政策；
(二)科技投资：政府应拨出更多的经费支持基础与应用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如中国自然科

学基金会已有很好选择研究项目与人选的方法，但是经费实在太少。我们建议其经费在五年内
能达到每年七亿，在十年内达到每年三十亿元，在十年后每个项目的经费要比现在高十倍左右，
这样才能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并勉励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建议，大力支持中国科技的发展。

*希望政府也特别支持和增强中小学教育。

吴瑞 杨振宁丁肇中 林同琰李政道 吴健雄袁家骝 李远哲刘占鳌 孔宪铎
1990年 8月 30 日

阴本报记者王丹红

2008 年2 月12日早晨，在得克萨斯大学
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办公室，刘劲松打开电
脑查阅电子邮件，一封来自华人生物学家协会
主席施一公的信让他感到几分不安：这封邮件
的标题是“吴瑞博士（1928~2008)”。“不好，难道
吴瑞先生出什么事了吗？”
他赶忙打开邮件，看到的第一句话是：“我

怀着极为悲伤和沉痛的心情宣布：吴瑞博士，
一位成就卓越的科学家、一位中国生物科学热
情的推动者，于2 月10 日不幸逝世，他的离去
是生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
“这时，我才真正明白，吴先生走了。我心
里非常非常难过。”刘劲松说。
1983 年，作为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研究生，

刘劲松被推荐参加当年的 CUSBEA 考试。
1984 年，他赴美国留学，1991 年在凯斯西储大
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又考取医生执照，
经过了住院医生和专科医生的训练，1999 年到
M.D安德森癌症中心做病理科医生，并从事卵
巢癌研究工作。
“当初留学美国就像天方夜谭一样难，但
吴先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刘劲松一直想
见吴瑞，但没有机会。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已是
2005 年底，他们同时参加了在科罗拉多巨石城
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我和太太都非常激动，
我通过这个项目到美国这么多年，却没有见过
吴先生。”刘劲松回忆说，“我走到吴先生和吴
太太面前说：‘吴先生，今天非常高兴能见到您!
我要当面向您道一声谢谢!’吴先生问了我的一
些基本情况后说：这主要是你们读书读得好!”
2月16 日，刘劲松在接受《科学时报》专访

时回忆了这段经历，他说：“当时我特别感动，
像他这样一个将这么多中国学生送到美国留
学、为中美科学交流作出这么大贡献的人，是
如此低调、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
2007 年7 月，刘劲松到北京参加CUSBEA

项目 25 周年庆祝活动，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
一次见到吴端。“那一次，我们有 4 位 83 级
CUSBEA项目的同学参加了聚会，我们和吴瑞

先生及北京大学的顾孝诚教授合影，非常高兴。”
在这次庆祝会上，刘劲松作为 CUSBEA同学代
表发言，他汇报了自己在美国的事业、家庭以及
与国内的合作研究。他说：“我想给吴先生汇报，
当初我到美国几乎一无所有，如今建立起了自己
的事业和家庭，也正在帮助祖国做事。”
为了解自己留学的历程，刘劲松在毕业时

曾到大学所在系查看自己的档案，并将有关材
料复制留存。在这些档案中，他看到了吴瑞当
初向大学写的各种信件，比如要求大学免去
中国学生的报名费、学费，并提供生活补助费
等，以及对 CUSBEA 学生在校情况的调查。
他说：“当初到美国时，也知道这些事，也知道
感谢，但还不太懂事。现在才感觉到吴先生为
我们这些学生考虑得多么仔细、周到，当初我
们一无所有、一片空白，而他将每个细节都考
虑到了，心中十分感动。”他计划将这套
CUSBEA 材料送给CUSBEA 委员会，留作档
案保存。
“吴瑞先生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如果有
机会再对吴先生讲一句话，我会对他说：吴先
生，我们大家都非常感谢您!当初在中美交流最
困难的时候，您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桥，今天，您
看到了巨大的成果，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像
您这样对中美生命科学交流产生这么大的影
响，请您安息，今天，我和许多人都将继承您的
精神、继续您的事业。”

2008 年 2 月 10 日，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吴瑞因心脏病去世，享年 79 岁。吴
瑞 1928 年生于北京，1961 年加入美国国籍。作为一名成就卓著的美籍华人科学
家，吴瑞一直致力于促进中美学术和教育交流，并于 1981年创建了著名的中美生
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顾孝诚是当年的主
要参与人之一。
当全球华人科学家深切缅怀吴瑞教授的巨大贡献之时，顾孝诚向《科学时报》记
者讲述了她记忆深处的吴瑞。

顾孝诚：我所认识的吴瑞

君子爱“生”得之有道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

2月 15日，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施一公博士在美国接受《科学时报》记者的电话专访：

“要将吴瑞先生的精神传承下去”

我国近现代生物化学的主要创始人吴宪博士一家：吴宪（前排右），中国近代生物化学的主要创始人。严彩韵（前排左），吴宪夫人，中国最早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
女学者。长子吴瑞博士（后排左二）是国际知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和北京大学生物
系兼职教授，协助国内建立了生物工程技术中心。次子吴应博士（后排右二）是化学家。长女吴婉先和次女吴婉莲均为理学硕士。三女吴婉明博士是放射科专家。

□本报记者何姣／编译

2月 14日，康奈尔大学官方网站发布了对吴瑞
的生平介绍，文章将吴瑞称作“康奈尔大学著名的
基因工程先驱和转基因水稻培育者”。以下是文章
主要内容：
2月 10日，康奈尔大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教

授、植物基因工程创建人之一吴瑞在伊萨卡卡尤嘎
医学中心死于心脏骤停，享年 79岁。
1928年 8月 14 日，吴瑞在北京出生。1948年

来到美国。1950年吴瑞在亚拉巴马大学取得化学学
士学位，之后于 1955年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生
物化学博士学位，1961年2 月吴瑞加入美国国籍。
1970年，吴瑞首先发明了 DNA 测序方法以及

其他一些DNA克隆技术。这些方法经过其他科学
家的进一步改进后，一直应用到今天，为包括水稻
和人类等基因组的测序奠定了基础。
吴瑞生于中国，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为中国大

陆和台湾地区政府都提供了大量的科学咨询，为推
动中美双方在生命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合作起到了
巨大的作用。
1999年，吴瑞向康奈尔大学捐赠 50万美元，设

立了吴瑞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研究生奖学金，支持
一年级新生。经过连续 5年的资助，他创建了一个
永久性奖学金，用于每年资助一位研究生学习分子
生物学与遗传学。
在 20世纪80 年代，吴瑞做出了开创性的工

作，发展出高效的水稻转化系统。在此之后，他的小
组又开发出抗虫、抗旱和耐盐的转基因水稻品种。
他们从马铃薯中分离出一种蛋白酶抑制因子II，该
基因能够诱导水稻产生一种干扰粉茎螟消化过程
的蛋白，进而抑制该昆虫的食欲，降低虫害损失。
在另一项研究中，他们将一种具有抵抗盐碱和

干旱能力的大麦基因转入水稻，使得水稻可以在盐
碱地条件下生长，并能够迅速消除干旱带来的损
伤。

在第三项研究中，他们在各种广泛种植的水稻
品种中引入了合成海藻糖的细菌基因，从而增加了
水稻对干旱、盐碱和温度的耐受性。吴瑞及他的同
事们说，同一方法也可以用于提高其他作物的抗受
性，包括玉米、小麦、小米、大豆和甘蔗等。
吴瑞于 1966 年成为康奈尔生物化学和分子生

物学副教授，1972 年晋升为教授，2004年被任命为
理博蒂·海德·贝利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教授。他于
1976年至 1978年任康奈尔生物化学、分子与细胞
生物学系主任。吴瑞 1988 年学术休假时曾任台湾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吴瑞还担任了
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和兼职教授。
吴瑞创建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

（CUSBEA），1982年至 1989年间，该项目共招收了
400 余位顶尖的中国学生来美学习研究生课程，其
中 100多人目前在知名大学任教或在产业界担任
重要职位。这些科学家与其他人一道创建了吴瑞协
会，致力于推动生命科学前沿研究。
吴瑞向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政府都提供了大

量咨询意见，其中包括帮助创建了台湾中央研究院
分子生物学研究所以及生物农业研究所（即今天的
农业生物科技研究中心———译者注）以及北京生命
科学研究所。此外，他还担任了中国多所大学和研
究机构的名誉教授。
因为对科学发展的促进工作，吴瑞于 2003 年

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中国工程院推选其为
外籍院士。2002年他被授予著名的弗兰克·安努奇
奥奖（FrankAnnunzio）。
在1982 年到 1995年间，吴瑞担任了中国国家

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的科学顾问，台湾中央研究院生
物农业科学研究所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台湾国
立科学委员会”转基因植物项目顾问委员会主席，
以及“台湾国立科学委员会”国际交流中心基因工
程及生物技术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吴瑞去世后，留下孀妻克里斯蒂娜和两个孩子

艾伯特和爱丽丝，并有 3 个孙儿孙女。
（来源：康奈尔大学官方网站）

康奈尔大学高度评价吴瑞

□本报记者何姣／编译

吴瑞去世后的这一周里，整个康奈尔校园到处
可以听到吴瑞的同事和合作者们对他的赞美之辞。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VolkerM.Vogt 说：“吴
瑞德高望重，拥有来自康奈尔乃至全世界成百上千
的崇拜者和朋友。他是重组 DNA技术和植物基因
工程植物领域的先驱。”
“多年以来，吴瑞和他的合作者们成功研制出
了耐旱和抗盐碱的水稻转基因品系。为了帮助以稻
米为主粮的广大地区的人们，他坚定不移地致力
于这项研究，从未动摇。吴瑞还是中国大陆和台
湾地区政府的科学顾问，他对中美两国的生物科
技和教育领域的合作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是海
峡两岸大学和科研院所中备受尊敬的人物。吴瑞
总是能提出深思熟虑的建议，他的判断力不受各
种外来力量的影响，这在我们分子生物学和遗传
学系非常突出，将被人们长久地怀念。他在解决
科学问题和人际关系的问题时都抱着‘一定能成
功’的信念，同时他一贯尊重他人，在他身上看不
到愤怒和偏见的影响，这为我们所有同事树立了最
崇高的榜样。”
“吴瑞的慷慨是无与伦比的：他捐款资助康奈尔
大学的中国或美籍华人研究生完成学业，就是他慷慨
精神的最好见证。他在所有事情上无私奉献，令世人
铭记在心。吴瑞所在的这个系、康奈尔大学以及全世
界吴瑞的同事和朋友都将深切地怀念他。”

植物遗传育种教授 ElizabethEarle 说：“我将永
远铭记吴瑞的善良，比如说他刚刚把最近一次活
动中为我和家人拍摄的照片发给我。他经常参加
我们举办的植物育种研讨会，每次都坐在第一排
并且认真记笔记，看到这样杰出的科学家能对研
究生的基础工作感兴趣、永远向前看，我非常感
动。”
另一位植物遗传育种教授 SusanMcCouch

说：“吴瑞既是一位绅士，也是一位学者。他对水稻
研究的献身精神，他对发现新知的热情，以及对整
整一代年轻科学工作者的不懈指导，都将被他的众
多朋友、同事和学生深切地怀念。他为水稻转化系
统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这套系统已经在整个水
稻种植地区被广泛应用，解决了众多制约水稻生产
的问题。他在我研究生期间给过我很多支持和指
导，他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期间给予我无私的友情
和帮助，都令我非常感激。我会怀念他在我们每周
一次的研讨会上坐在第一排的身影；但是，每每想
起他消瘦的身影，还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都不
要人搀扶、自己走路时笔直的体态，还有他那敏锐
的目光和亲切的笑容，我都会觉得非常温暖。”
吴瑞的长期合作者、高级研究助理 AjayGarg

说：“他不知疲倦地帮助别人，他的慷慨和精神将伴
随我们到永远。我和他都有一个梦想，就是看到我
们的研究成果使全世界的人民受益，我们为了这个
梦想而奋斗。我感激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在康奈尔大
学工作和参与转基因水稻研究的绝好机会。”

（来源：康奈尔大学官方网站）

他为所有同仁树立了最崇高的榜样
———美国同事对吴瑞的评价与怀念

本文作者与吴瑞夫妇合影。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副教授刘劲松：

“吴先生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

编者按：著名美籍分子生物学家吴瑞教授在DNA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的多个领域作出
了重要贡献，同时对中国科学事业的促进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曾担任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外籍顾问。
1990 年，当从国内科学家那里了解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强度偏小、难以干大事时，他

感到有必要为改变这种状态而努力，于是起草了一封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信，并请到另外
9 位海外著名科学家(其中有4 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讨论并签名。信中陈述了自然科学经费
投入的重要性，呼吁增加国家基金的支持强度。
今天，我们重新刊登这封写于1990年8 月30日的信，作为对刚刚去世的吴瑞先生的怀念。

吴瑞等致江泽民的信

吴瑞（中）、顾孝城（右）和孙晓红在一起。


